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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起起不不寻寻常常的的

四年间，上海中学生陈荣度过了波折
的青春期。12岁时，父亲因精神疾病入院
治疗，今年春天，他刚满16岁，母亲患病
离世。

临终前6天，陈荣母亲在一位好友的
见证下，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代书了遗
嘱。她在遗嘱中希望，自己64岁的大姐、
陈荣的大姨徐如丽能担任陈荣的监护人。

这是一起不寻常的“临终托孤”。被
托付人徐如丽长期在河南农村生活，不熟
悉上海，也不懂得法律程序。

此后，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闭环链条
开始启动。居委会、检察院、社工、援助律
师、法院、妇联、第三方公证机构等，每个
环节的人员循着前一环的轨迹，完成衔
接，为陈荣完成保护链的闭环。

这是2021年《民法典》施行后上海首例
遗嘱指定监护的案件，也是全国首例将监
护监督写进判决的案例。检察院支持起诉
是该案的一大特点，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
检察官尤丽娜解释，检察院以涉刑事案件
为主，民事支持起诉并不是代替当事人去
起诉，而主要支持那些诉讼能力较弱的民
事主体，比如家暴受害人，农民工等弱势群
体，实现双方当事人诉权的实质平等。

生前遗嘱

陈荣家在一片老公房的一楼，20多
平米的房子分为两间，租出去一间，16岁
的陈荣和大姨徐如丽住另一间的上下铺。
开学后，陈荣周一到周五都在学校，大多
数时候，徐如丽一个人在家。

一个人的时候，徐如丽会去比较远的
地方买菜，常买包菜、黄瓜，“便宜的时候
一块多钱一斤”。菜太贵了，她想自己苦
一点，少吃一点，等陈荣回来再好好做饭。
她也想找份工作，但年过60且做过心脏
手术，就业能力有限。

陈荣身世坎坷。大姨徐如丽说，陈荣
7岁时，他的父亲查出双相情感障碍，被评
定为精神残疾一级。家里不安宁，他的父
亲发病时会有暴力行为，有一次，陈荣的
牙齿被打掉。

12岁时，陈荣的父亲被送往上海市长
宁区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此后再未和
家人一起生活。

母子相依为命，但2020年，母亲确诊
为胃癌晚期，那一年陈荣13岁。

从律师到检察官，从社工到法官，陈
荣留给所有人的印象是懂事。今年16岁，
上高二，爱打篮球，不乱花钱，没有不良嗜
好，阳光，心事不重，喜欢物理，成绩中上。

除了年幼时，过年过节和大姨见过几
面之外，二人真正有长时间交集是在陈荣
母亲患病后。

陈荣的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徐如
丽是长女。2020年，徐如丽来上海三个
月，照看生病的妹妹。2022年10月，陈荣
母亲病情恶化时，徐如丽再次前来帮忙。

2023年2月底，陈荣母亲出院回家。
最后的日子里，陈荣的母亲想到了立遗
嘱。她对遗嘱有了解，也听说过居委会曾
帮社区里的老人代书遗嘱。

因家境困难，陈荣一家是居委会重点
帮扶对象，平时多有工作人员来探望陈荣
母亲。今年3月2日下午，居委会的工作人
员再次上门。那时陈荣母亲已无法正常
进食，只能喝水，面色憔悴。

她放心不下陈荣。陈荣的爷爷奶奶

已经过世，父亲又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
疗，在上海没有别的亲属，她担心自己撒
手人寰后，没有人能照料陈荣。陈荣成年
前，该由谁来监护？

徐如丽则从来没听过监护人这一说
法，在她朴素的认知中，妹妹走了，自己承
担起照料孩子的义务是分内事。

就这样，姐妹俩达成共识后，陈荣母
亲请来了自己20多年的好友当见证人，
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代笔，完成了遗嘱
文书。

遗嘱立好之后的第6天，51岁的陈荣
母亲撒手人寰。

链条启动

今年4月，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在“宁
萌护未”（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线
上平台）小程序上收到一条线索，线索由
陈荣所在的街道办人员提交，内容是未成
年人陈荣面临无人监管的困境。

虽然陈荣的监护人由徐如丽担任这
一内容已经通过遗嘱立下，但是陈荣的父
亲依然健在，变更监护人还没有得到法律
上的确认，一些涉及财产处理等需要监护
人签署的文件就只能悬而未决。

这条线索触发了链条的第一环，陈荣
所在街道办的儿童保护专员。

上海市每个街道都设有未成年人保
护站，由民政部门牵头设立，下沉到社区。
如果有涉及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的线索，
可以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每个街道的
未成年人保护站，都由检察院的承办人来
担任法治副站长，长宁区检察院的检察官
尤丽娜正是这次涉案街道的法治副站长。

接到线索后，尤丽娜第一件要做的事
是核查事实。

根据街道办提交的文书材料，从形式
上来看，尤丽娜判断这是一份合法的遗
嘱，有见证人，也有代书人，并且在当事人
去世六天前意识较清醒的情况下签订。

形式上合法，但内容上仍需谨慎。
尤丽娜不希望仅通过一两次会面来

影响法律上的判断，于是委托中立的第三
方社工机构开展更全面和深入的调查。

社工调查

链条的另一环加入工作。
长宁区检察院委托上海市阳光社区

青少年事务中心对陈荣的家庭情况继续
进行调查。

张秋蓉是阳光社区的一名社工，她负
责陈荣所在的街道辖区，收到委托函后，
他们两人一组上门走访。从居委会主任、
民政负责人、儿童保护专员那里先获取前
期资料，然后是长达五个月的持续跟进和
家访。

在家访中，她遇到最难的问题来自调
查对象。

首先是徐如丽，她觉得监护权转移与
否不是很重要，无论如何她作为大姨都会
尽心照料。也数次向外人表态，陈荣母亲
留下的所有遗产，她绝不会侵占。

其次是陈荣的心理变化，他在不同人
面前，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当他和社工交
流时，他希望把父亲从精神卫生中心接出
来共同生活。当他和检察官尤丽娜会面
时，他又希望父亲继续呆在医院接受治
疗。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说，陈荣父亲病

情反复，需要坚持服药，在一阵摇摆后，陈
荣表达了让徐如丽当监护人的意愿。

在财产方面，16岁的陈荣已经有独立
的主张和充分的自信，他认为存到银行，
自行支配和管理就好，不必麻烦公共机构
来监管。

但有了监护人，监护人就有权处置这
些财产，为了避免监护人损害未成年人的
利益，第三方公证处来监管对双方来说是
最安全的。此外，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识别
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从法律上来看，
监管财产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最
大化。

最终，社工的调查报告显示：在陈荣
成长过程中，除直系亲属外，陈荣与大姨
关系最为密切。大姨曾多次来沪照顾其
母子，生活上也相对比较熟悉，具备一定
监护能力。

另一边，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显
示：陈荣父亲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具备监护能力。

支持起诉

前期情况摸排得差不多之后，5月12
日，上海市长宁区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吴芳
为援助律师，援助律师要负责帮助徐如丽
起草所涉及的所有法律文书，提交检
察院。

吴芳介入后，帮助徐如丽准备法院需
要的各种文书材料，徐如丽虽然文化程度
不高，但执行力很强，遇到不明白的地方，
能及时求助。

人生中第一次到法庭，徐如丽记得法
官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愿不愿意当监护
人？”徐如丽答，“愿意，无论有没有这个判
决，我都会照顾陈荣。”

“合力”是所有人都会提到的词。但
各个部门真正地配合运转，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通过委托社工调查、自己走访，以及
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之后，检察院判断陈
荣父亲已经丧失监护能力。

遗嘱监护是《民法典》颁布之后一个
全新的监护类型。尤丽娜说，希望不要给
公众造成误解，“立遗嘱不能随意剥夺天
然血缘产生的监护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尤丽娜查询后发现，
有一些做法，会使用“撤销监护权”这一程
序，先撤销父亲的监护权，再按照遗嘱内
容转移给被指定人。

“民法典36条的撤销监护权，是指这
个监护人主观不履行监护职责，伤害被监
护人。”如果主观故意，涉及性侵虐待遗
弃，主动侵害未成年人，监护关系毫无疑
问是撤销。

尤丽娜说，陈荣父亲是身体疾病，属
于客观原因造成的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它
并不适用民法典的撤销监护权这一程序。
在这件案子中，法律适用民法典第39条，
确定的是“监护权终止”而非“撤销监护
权”。

徐如丽没有法律知识，诉讼能力较
弱，背后还牵扯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实际上检察院的支持起诉，最终依然是为
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因为是上海首例，整个过程，各个环
节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尤丽娜最担心的是和陈荣父亲
的谈话会刺激到对方的精神状况，致使病

情加重，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万一对方坚
决不同意由徐如丽来担任监护人，整个局
面将更加复杂。所幸，在和法院的谈话
中，陈荣父亲意识清醒，同意遗嘱的内容。

前期的法律问题厘清，确认徐如丽有
监护资格，也有监护意愿。2023年6月，
长宁区检察院支持徐如丽向长宁法院提
起确认监护人资格的民事特别程序诉讼。

非对抗式庭审

8月22日，开庭现场，所有到案的当
事人，关注焦点都集中在一个16岁孩子的
切身利益上。这不是一次对抗式的庭审。

“未成年人可能还是不成熟，如果一
冲动去炒股票理财了亏了怎么办？我们
要对得起这个妈妈临终的嘱托呀。”长宁
区法院顾薛磊法官说。

顾薛磊法官认为，徐如丽的监护能力
较弱。64岁，文化水平较低，无业，每个月
能领到的养老保险是130元，反欺诈能力
和就业能力决定了她无法完全承担抚养
责任。第三方财产监管有利于保障一些
弱势群体的财产权利。

与此同时，法律也不排除徐如丽会侵
害到未成年人权益的可能性。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设置专人
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指导、帮
助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建立留守未成年
人、困境未成年人的信息档案并给予关爱
帮扶……”

该案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三
条的相关规定写入判决，居委会可以按照
法院的判决来帮助指导和督促监护人履
行责任。

至此，陈荣的财产有了“财务”和“出
纳”。由长宁公证处专门账户监管陈荣的
钱款，定期向长宁区妇联及陈荣寄送钱款
明细以接受监督，设置了突发情况提款的
流程要求，给陈荣父子的财产安全扎紧了

“制度笼子”。
今后，每月的补助打入徐如丽和陈荣

的个人账户，供二人日常生活开销。留下
的遗产等数额相对较大的财产由公证处
保管，若遇到看病等需要大额花销的情
况，徐如丽要向居委会提出申请，凭居委
会盖章才能领取钱款。这个过程中，居委
会能起到监督徐如丽的作用。

最终，法院当庭宣布判决结果，确认
由徐如丽担任陈荣的监护人。

这是《民法典》施行后上海首例遗嘱
指定监护的案件，也是全国首例将监护监
督写进判决的案例。未保法修改完成以
后，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出现相关判例
引用这个法条，这一判决被视作唤醒了沉
睡的法条。

18岁以后，陈荣可以选择不再需要监
护人，成为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关的
财产也能自行决定。而18岁之前的这两
年，一个完整的法律和社会链条，为他想
到了各种可能性。

开庭后，陈荣去精神卫生中心看望父
亲。父亲牙齿发炎，七颗牙都烂了，要换
牙。但精神总体平稳。他跟陈荣说，“要
靠自己的努力，抓住机会学习，考一个好
的大学。”

（应受访者要求，徐如丽、陈荣为化
名） 据《新京报》

2023
年3月，陈
荣母亲去
世前立下
的遗嘱。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顾薛磊与徐如丽（左）交流。


